











     








葫芦浮起瓢。1930 年代后期的情况就是如此。  











































































































[6] 国家化的戏剧， 终只能流于奇理斯玛的复制。  
  《蜕变》的遭遇也许更能反映国家的人格化可能给话剧创作带来的荣耀与屈辱。它写的是后方一家
原本腐败混乱的伤兵医院，经过上级派员整治而蜕旧变新的故事，大后方和孤岛的不少职业剧团都曾上
演过。特别是 1942 年 12 月下旬起中万的演出，因导演史东山成功地运用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而影
响巨大。1943 年 1 月，中审会以“内容优良，意识正确，为有益抗战之文艺作品”予以奖励，并请中
宣部和军委会“通令奖励所属各剧团各学校上演《蜕变》剧本”。[7] 同年 4月 21 日，蒋介石在观看
演出后，先是“大加奖饰”，[8] 而后又说这是一部“共产党的戏”，令张道藩暂时禁演并要作者进
行修改。中审会于 1943 年 9 月 20 日发出《〈蜕变〉审查删改表》，令各剧团排演时执行。后该剧又获



















































































































































                                           2002
年 2 月初稿于大连  
                                          2004
年 2 月修改于南京  
  
 
  [1] 张庚：《目前剧运的几个当面问题》，《光明》第 2卷第 12 期，1937 年 5 月，上海。  
  [2] 周钢鸣：《展开集体创作运动》，《光明》第 2卷第 1期，1936 年 12 月，上海。  
  [3] 张庚：《1936 年的戏剧》，《光明》第 2卷第 1期，1936 年 12 月，上海。  
























  [5] 陈立夫：《给实验剧教队的训令》，1944 年 6 月，教育部档案，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二
档），南京。  
  [6] 潘公展：《致教育部函》，1944 年 6 月 12 日，教育部档案，二档，南京。  
  [7] 中审会档案，1943 年 1 月，二档，南京。  
  [8] 葭风：《〈蜕变〉观后》，1945 年 10 月 5 日《文汇报·世纪》，上海。蒋在重庆共看过三
出话剧，除《蜕变》外，还有张骏祥的《万世师表》和杨村彬的《清宫外史》（第一部）。  
  [9] 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曹禺和田本相的谈话》，《曹禺戏剧集·论戏剧》第
456、457 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年，成都。  
  [10] 《〈蜕变〉审查删改表》，1943 年 9 月，中审会档案，二档，南京。  
  [11] 胡风：《〈蜕变〉一解》，《文学创作》第 1卷第 6期（戏剧专号），1943 年 4 月，桂
林。  
  [12] 杨晦：《曹禺论》，《青年文艺》新 1卷第 4期，1944 年 11 月，重庆。  
  [13] 老舍：《记写〈残雾〉》，《新演剧》复刊号，1940 年 1 月，重庆。  
  [14] Bloom, William: 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55—59. 
 
